
                              

收稿日期: 2020-07-01; 改回日期: 2020-10-26; 录用日期: 2020-10-27 

*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B 类 ) (XDB260000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802003)和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BK20181108)联合资助。 

** 通讯作者: 黄  璞, 助理研究员; e-mail: puhuang@nigpas.ac.cn 

 
 
 

 

古生物学报, 59(4): 479–488 (2020年12月) 

Acta Palaeontologica Sinica, 59(4): 479–488 (December, 2020) 

 
  

·评述论文· DOI: 10.19800/j.cnki.aps.2020.039 

化石植物中文名的现状、问题与建议 

黄  璞 1, 2**  傅  强 1, 2  董  重 1, 2  孟美岑 3  王姿晰 1, 2  贾林波 4   

刘  乐 5  秦  敏 6  史  骁 7 
1 现代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南京 210008; 

2 中国科学院生物演化与环境卓越创新中心, 南京 210008; 

3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100717; 

4 中国科学院东亚植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昆明 650204; 

5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 北京 100083; 

6 地质与古生物研究所, 临沂大学, 山东临沂 276000; 

7 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长春 130061 

提要  化石植物的中文名, 即化石植物学名的中文译名, 在古植物学、植物演化生物学专业领域和科学普及等方

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 长期以来对化石植物中文名重视程度不够且拟订时缺乏统一的标准, 导致各种文本中

化石植物的中文名比较混乱, 不利于古植物学知识的传播及科学普及。本文通过统计中文古植物学综合性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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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names of fossil plants, namely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scientific names of fossil plants, play an im-
port role in research and popular science of paleobotany and history of plant evolutionary biology in China. However, a 
number of confusions of Chinese names of fossil plants that occurred in the literature greatly hindered the dissemination and 
population of paleobotanical science due to lacking enough attention and a unified standard of Chinese names for fossil plants. 
Here, we summarize several issues of Chinese names of fossil plants, including synonym, tautonym, awkward-sounding, 
rarely-used Chinese characters,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Chinese paleobotany literature and textbooks. These issues 
and confusions reflect that it is urgent for a standard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mes of fossil plants, and publish a dictionary and 
the corresponding network query system of Chinese-Latin names for plant fossils. The purpose is not only to unify and stan-
dardize the Chinese names of fossil plants, but also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hinese names of fossil ani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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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自林奈于 1753 年首次一致地使用双名法命

名植物名称以来 , 这一思想和方法以其普适性 , 

迅速被动物学、微生物学、古生物学等各个学科

所接受, 成为全世界分类学家和系统学家的“共

同语言”(高克勤、孙元林, 2002; 贾德等, 2012)。

双名法规定物种学名由拉丁语属名和拉丁语种加

词两部分构成(张永辂, 1983; 贾德等, 2012)。然而, 

这些拉丁语或拉丁语化的学名对于中文世界来说, 

既生涩复杂, 又缺少母语的天然亲切感, 无法在

现实生活中广泛地使用。 

自现代植物分类学传播至中国, 有关中文普

通名 (中文名 )的讨论和修订不绝于耳 (钟观光 , 

1932; 中国科学院编译局, 1954; 关克俭、陆定安, 

1963; 刘慎谔, 1985; 吴征镒, 2003; 汤彦承、路安

民 , 2003; 王锦秀、汤彦承 , 2005; 刘夙、刘冰 , 

2015; 张宪春、孙久琼, 2015)。时至今日, 中国植

物学家非但没有舍弃中文普通名, 还在《中国高

等植物图鉴》、《中国植物志》及 Flora of China

的编纂过程中, 广泛收录了植物中文普通名和中

文别名, 更有团队计划为全球植物提供完整的中

文普通名版本, 例如, 青年学者组成的多识团队

(http://duocet.ibiodiversity.net/)。 

虽然早在北宋时期, 中国古人就注意到植物

化石的存在(李星学, 2002), 然而现代科学意义上

的古植物学研究则是舶来品。早期有关中国化石

植物的论著主要以英文或德文发表, 即使论文语

言为中文, 其中的化石植物名称几乎仅有符合研

究范式的拉丁学名 , 缺少对应的中文名 , 例如 , 

周赞衡(1923)的《山东白垩纪之植物化石》。零

散的化石植物中文名最早可以追溯到邝荣光于

1910 发表的《直隶石层古迹》(吴凤鸣, 1985)。新

中国成立之后, 由于地质普查、教学生产等各方

面的需求, 化石植物中文名逐渐出现在古生物学

教材、古植物学教材、化石图册等著作中, 这其

中尤以《中国各门类化石: 中国植物化石》系列

和杨关秀等所著《古植物学》的影响最为深远, 上

述著作囊括了中国常见的化石植物中文名, 被中

国古植物学者广泛采纳和使用。化石植物中文名

从出现到推广这一过程, 也从客观地反映了化石

植物中文名在汉语国家科学传播、文化普及、公

众接受度等方面的必要性。同时, 1991 年全国自

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了 28 个化石植物中

文名, 1992 年吴兆洪等人编著的《中国现代及化

石蕨类植物科属辞典》收录了少量化石植物中文

名, 2009 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

布的《古生物学名词(第二版)》中审定了 55 个化

石植物中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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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 前人在化石植物中文名方面做出

了大量工作, 但由于长期以来忽略了制订一套标

准、规范的古植物中文名拟订方案和相关拉汉词

典, 从而导致了一些常见的化石植物中都存在或

多或少的中文名差异, 这对于古植物学成果的科

学传播和大众普及非常不利 ,这一问题也造成了

在中文版的植物学教材、科普读物等对化石植物

名无从下手、临时生造、使用过时版本的中文名

等现象和问题(具体事例可见 4.2 节 Archaeopteris),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古植物学在国内的影响

力和权威性。此外, 随着近年来古植物学的迅猛

发展, 不少仅发现于国外的、重要的化石植物也

亟待相应的中文名, 以增进国人对整个国际古植

物学研究成果和进展的科学普及。鉴于上述问题

和现象, 本文通过整理已发表的综合性古植物学

专著与相关教材中出现的化石植物中文名, 对化

石植物中文名命名中存在的现状和出现的问题进

行了归纳和讨论,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初步的 

解决建议和意见。 

2  研究方法 

据统计, 在 1865–2000 年间, 有关中国化石植

物大化石的研究, 共发表有 2700 多部(篇)专著及

论文(周志炎等, 2002)。而时至今日, 保守估计至少

有 3000 部(篇)专著及论文, 其中不乏大量的中文

专著及论文。一一整理统计这些文献中的化石植物

中文名, 工作量巨大, 所需时日甚多, 目前尚难以

开展。本文主要通过梳理和完整统计部分代表性的

综合性古植物学专著和相关古植物学教材中的化

石植物中文名, 主要收录有植物大化石, 少量化

石藻类和化石孢粉中文名词条, 个别文献中还包

含有部分现生植物中文普通名词条 , 共统计有

9390 个词条。具体的数据详见表 1。尽管统计数据

并不完整, 但通过表 1 中的数据, 我们已可对化石

植物中文名称的现状窥豹一斑。 

 
表 1  本文讨论的化石植物中文名的涉及文献 

Table 1  The literature for Chinese name of fossil plants discussed here 

著作 作者或译者 出版年份 
收录化石植物

中文名词条数

中国植物化石, 第二册, 中国中生代植物 斯行健等 1963 584 

华北月门沟群植物化石 李星学 1963 165 

中国植物化石, 第一册, 中国古生代植物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中国古生代植物》编写小组 
1974 566 

中国植物化石, 第三册, 中国新生代植物 
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

究所《中国新生代植物》编写小组 
1978 885 

古植物学——化石植物生物学导论 泰勒 1992 1109 

古植物学 杨关秀等 1994 885 

山旺植物化石 孙博等 1999 678 

中国晚白垩世至新生代植物区系发展演变 陶君容等 2000 379 

中国化石植物志, 第一卷, 中国煤核植物 王士俊等 2009 271 

中国化石植物志, 第二卷, 中国化石蕨类植物 孙克勤等 2010 1014 

中国化石植物志, 第三卷, 中国化石裸子植物(上) 孙克勤等 2016 788 

中国化石植物志, 第三卷, 中国化石裸子植物(下) 王士俊等 2016 761 

中国化石植物志, 第四卷, 中国化石被子植物 崔金钟等 2019 1043 

中国古植物志, 银杏植物 周志炎等 2020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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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  状 

与化石植物不同的是, 中国本土现生植物的

中文普通名可以追溯到《诗经》、《离骚》, 甚

至更早的文学作品中(王锦秀、汤彦承, 2006), 所

以中国本土的现生植物的中文名并不是依据学名

来翻译, 与学名相互独立, 甚至在为全球现生植

物提供完整版中文名时, 也未完全按照学名来翻

译。而中国历史上未有对化石植物进行研究和命

名的传统, 且即使后来国人对于自己的化石材料

进行命名时也是采用拉丁名的方式, 故化石植物

中文名的拟订通常与学名有着密切的关系。 

与现生植物一样, 化石植物的学名也是由拉

丁语或拉丁语化的属名和种加词两部分构成。通

常, 化石植物中文名的来源主要是对其学名中属

名和种加词进行音译和意译。部分常见的属种或

者分布广泛、研究历史悠久的属种, 多以意译为

主, 例如, Sphenophyllum 中 spheno-的拉丁文意为

“楔, 楔形”, 而 phyllum 表示为“叶”的意思, 其

中文名即为楔叶属 ; Glossophyllum 中 , 拉丁词

glosso-意为“舌”的意思, 中文名则翻译为舌叶

属; Lepidodendron 中 lepido-意为“鳞”, -dendron

意为“木”, 其中文名翻译为鳞木属(张永辂, 1983; 

熊聪慧、王祺, 2008)。这其中不乏有达到“信、达、

雅”境界的意译中文名, 以工蕨属 Zosterophyllum

为例, 词干 zoster-的中文意为“腰带, 系”缚物(张

永辂, 1983), 指的是该属特征的 H 型或 K 型分枝, 

而中文名并没有按照拉丁词根简单翻译, 而是采

用中文汉字“工”来形容这一特征。 

另一些化石植物则采用音译方案, 特别是以

外国人名或地名衍生的名称。比如 , 科达属

Cordaites、拜拉属 Baiera、尼尔桑属 Nilssonia、

克鲁克蕨 Klukia、钱耐属 Chaneya 和开通目

Caytoniales(杨关秀等, 1994; 崔金钟等, 2019)。 

另外部分化石植物中文名采用意译结合音译

的方案, 一般而言, 这类化石植物的属名遵从意

译的方案 , 而其种加词部分则直接音译。例如 , 

Archaeopteris macilenta 翻译为马西伦达古羊齿, 

Dictyophyllum nathorstii 翻译为那托斯特网叶蕨

(孙克勤等, 2010; 2016)。此外, 也存在一些属名为

音译名, 而种加词则为意译的情况, 比如, Baiera 

furcata 译为叉状拜拉(杨关秀等, 1994)。                 

直接可以归并到现生类群的化石植物, 通常

采用现生植物的属名, 而不再根据音译或意译拉

丁名, 例如, 银杏属 Ginkgo, 栎属 Quercus 等(崔

金钟等, 2019; 周志炎等, 2020), 这些属名均为现

生植物属名, 但在地质地史时期均已有发现相关

化石, 故在翻译这些化石植物中文名时直接用现

生植物中文名。或者一些与现生植物亲缘关系亲

密或者形态类似的, 也会参考现生植物中文普通

名, 如翻译 Palaeocarya 为类黄杞属(李浩敏等 , 

2003)。 

总体上来说, 广泛接受的化石植物中文名既

有意译版本, 也有音译版本。同样, 两者均在某些

方面存在各自的不同问题。意译版本存在的问题

主要包括: 随着研究的深入, 以形态特征为中文

名的化石植物特征不再明确, 或者原有特征被修

订, 这时候会造成意译中文名的稳定性不足。以

Leclercqia 为例, 其意译中文名为五叉木(杨关秀

等, 1994), 但随着研究程度的不断加深, 发现该

属植物叶片顶端的裂片数量不仅仅只有 5 枚, 还

有 6、7 枚等等(Xu et al., 2011)。可能正是这一原

因, 使得更多学者采用莱氏蕨这一中文名。音译

版本除了读音拗口、缺乏语言亲切感外, 还存在

不同学者在翻译同一个物种时采用的中文字词会

有差异, 非常容易造成同物异中文名, 具体事例

见 4. 1 节中 Baragwanathia。 

4  存在的问题 

4. 1  同物异中文名   

同物异中文名这一现象在现生植物中文名命

名中广泛出现 , 由于编纂单位和方言系统不同 , 

同一种植物出现不同的中文名也是不可避免的 , 

故《中国植物志》在编纂的过程中召开了多次讨

论来确定最终正式的中文普通名 (王锦秀、汤彦

承, 2005)。正如前节所述, 化石植物中文名的源

头较少, 化石中出现的同物异名情况也较现生植

物相对较少, 但由于化石植物中文名一直缺乏统

一、权威的翻译方案, 故而导致同物异中文名为

常见的问题之一。造成同物异中文名的原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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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的中国古植物学家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案 , 

比如音译或意译。例如, 最早的石松类植物(或称

之为前石松植物 )是产自澳大利亚志留系的

Baragwanathia, 该植物研究历史较早, 是了解最

早期石松植物演化的实证材料, 在国内外教材书

中均做有详细的讲述(杨关秀等, 1994; Taylor et 

al., 2009)。然而在国内, 这一化石植物在国内的

中文名称翻译有多个版本, 包括巴拉蔓属(克里什

托弗维奇, 1965), 巴拉曼蕨(杨楠、李承森, 2009), 

刺叶木(李星学等, 1981; 杨关秀等, 1994), 刺石

松(科利尔、托马斯, 2003), 巴拉万属(斯行健等, 

1963), 始祖蕨(应绍舜, 2009)。最早的陆生维管植

物 Cooksonia 的翻译也有不同版本, 音译的版本

包括库克逊属(克里什托弗维奇, 1965), 库克逊蕨

属(科利尔、托马斯, 2003)、库克森蕨(杨关秀等, 

1994), 而意译的版本包括光蕨属(泰勒, 1992; 吴

兆洪等, 1992)、顶囊蕨(李星学等, 1981)。中生代

的 Hausmannia 的中文名称音译的版本叫做豪士

曼蕨(属) (斯行健等, 1963; 杨关秀等, 1994; 科利

尔、托马斯, 2003), 意译版本则翻译为荷叶蕨属

(李星学等, 1981; 孙克勤, 2010)。 

 

4. 2  中文名重名 

从目前收集到的 9390 个词条来看, 存在中文

名重名现象。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其中一个可

能的原因是不同学名中具有相同的或相似词干

的。如中生代海金沙科的成员 Stachypteris, 对应

的中文名为穗蕨(杨关秀, 1994; 孙克勤等, 2010)。

耿宝印于 1983 年将云南文山地区早泥盆世地层

中发现的新属 Stachyophyton 称之为穗蕨(耿宝印, 

1983)。这两个属名均在相关研究者论述中广泛使

用。与此类似的另一例是, 有学者将 Stipitopteris 

翻译为枝蕨属(泰勒, 1992), 而与此同时, 另一种

泥盆纪典型的似真蕨类植物 Cladoxylon 也被译为

枝蕨(杨关秀等, 1994), 并有学者依据此种, 建立

了 枝 蕨 目 (Cladoxylales) 和 枝 蕨 纲 (Cladoxyl-

opsida)。另外存在的一种重名的原因是, 同属不

同种的种加词词根意思接近而造成化石植物中文

名重名情况。例如 , 栉羊齿属下有 Pecopteris 

crassinervis 粗脉栉羊齿(孙克勤等, 2010), 其中

crassinervis 翻译过来的意思为粗脉的, 而 trachy-

nervi 也有粗脉的意思(trachy-意为粗糙, -nervis 意

为脉)。所以部分学者也把 Pecopteris trachynervis 

翻译为粗脉栉羊齿(孙克勤等, 2010)。同理, 心籽

属下 Cardiocarpus ellipsoidalis 和 Cardiocarpus 

oblongus, 由于拉丁词 ellipsoidalis 和 oblongus 具

有椭圆形的, 长圆形的意思, 所以部分学者把上

述两个化石植物种中文名均翻译为了椭圆心籽

(王士俊等, 2016)。 

同时, 部分化石植物中文名与现生植物中文

普通名相冲突, 例如, 刺蕨属 Acanthopteris 是由

斯行健命名一类中生代真蕨类化石植物 (斯行健

等, 1963), 而在中国植物志中记录的刺蕨指的是

Egenolfia(后被修订为 Bolbitis) (吴兆洪和王铸豪, 

1999; 张宪春、孙久琼, 2005)。鹿角蕨属既可以

指现生观赏蕨类植物 Platycerium, 又可以指是早

泥盆世化石植物 Cervicornus(张宪春、孙久琼 , 

2005; 孙 克 勤 等 , 2010); 现 生 梧 桐 属 成 员

Firmiana major 在《中国植物志》中的中文普通

名为云南梧桐(冯国楣等, 1984), 而 2014 年古植

物学家命名了梧桐属的一个化石新种 Firmiana 

yunnanensis (Xie et al., 2014), 虽然目前并未给出

相应的中文名, 但按照种加词来拟定其中文名的

话, 必然会出现重名“云南梧桐”。 

同物异中文名和中文名重名对于古植物学专

家, 尤其是专门研究相应科属的学者, 是容易甄

别并知晓其中关系的, 但却会对刚踏入古植物学

领域以及公众造成很大影响。例如, 前裸子植物

Archaeopteris 是孢子植物向种子植物演化的过渡

类型, 也是晚泥盆世的标准化石分子之一, 所以

一直是古植物学教材、植物学教材以及科普读物

中出现的经典化石类群。关于 Archaeopteris 的中

文译名, 曾经非常短暂地被古植物学家翻译为古

蕨(斯行健等, 1963), 后期被学界普遍接受的中文

名为古羊齿(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1974; 杨关秀等, 1994; 

李星学等 , 1981; 泰勒 , 1992; 科利尔、托马斯 , 

2003), 而 “ 古 蕨 ” 这 一 中 文 名 通 常 指 的 是

Palaeopteridium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

究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1974; 杨关秀等, 

1994), 但在现代植物学教材、科普书籍中却广泛

采用了将 Archaeopteris 翻译为古蕨这一中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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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德等, 2012; 马炜梁等, 2015; 穆迪等, 2016)。 

 

4. 3  音译拗口问题 

正如前文所说, 和现生植物中文名命名方案

不同, 化石植物中文名音译和意译两者兼有, 不

少音译版本的中文名已经被古植物学家广泛使用, 

例如库克逊蕨 Cooksonia, 科达 Cordaites, 拜拉

Baiera。但是由于部分学名较长, 如果完全按照音

译的话, 中文名就显得过于冗长而不便于发音和

记忆。例如, Psalixochlaenaceae 翻译为普萨雷索克

莱纳蕨科, Tyrmia nathorstii 翻译为那托斯特特尔

马叶 , Scoresbya 翻译为斯科勒斯比叶属 , Vo-

jnovskya 翻译为弗吉诺夫斯基属 , Protoclepsy-

dropsis kidstonii 翻译为基德斯顿原似漏壶蕨 , 

Ruffordia goeppertii 翻译为葛伯特鲁福德蕨 , 

Raphaelia diamensis 翻译为狄阿姆拉发尔蕨 , 

Schizolepis liaso-keuperianus 翻译为里阿斯-考依

卜裂鳞果, Aspidiaria 翻译为阿斯皮蒂阿丽属(李

星学, 1963; 泰勒, 1992; 杨关秀等, 1994; 孙克勤

等, 2010; 王士俊等, 2016)。显然, 这些拗口和冗

长的中文名均不太适合在中文世界中进行使用和

推广。 

 

4. 4  生僻字的使用 

与音译对应的另外一种翻译方式就是意译。

相较之下, 意译更能体现中文语言的优美感和亲

切感, 但是意译应该尽量避免使用生僻字。这些

生僻字不便发音, 更不方便打印, 这从本质上有

违 中 文 名 方 便 交 流 和 推 广 的 目 的 。 例 如 , 

Myriophylloides, 状根属, Scolecopteris 囊蕨

属(泰勒, 1992)。  

 

4. 5  与现生植物中文普通名不统一 

中生代以来的部分化石植物可以归入现生植

物的类群中, 特别是新生代化石植物甚至大部分

可以完全放置在现生植物分类系统之中。因此 , 

很可能出现同一个拉丁文学名在古植物学与现代

植 物 学 中 对 应 不 同 的 中 文 名 的 情 况 。 以

Matoniaceae 马通蕨科为例, 该科植物在中生代广

泛 存 在 , 并 留 存 有 两 个 现 生 属 Matonia 和

Phanerosorus (杨关秀等 , 1994), 古植物学家将

Matonia 称之为马通蕨 (泰勒 , 1992; 杨关秀等 , 

1994), 部分现生植物学家则称之为罗伞蕨属(多

识团队, 2016)。同时, 随着现生植物中文名拟订

的进一步扩展, 极有可能会使得一些化石植物原

有的中文名跟为其现生类群新拟订的中文普通名

之间发生分歧。例如, 现生植物学者将 Banksia

翻译为佛塔树属(多识团队, 2016), 而在化石中该

属 翻 译 为 班 克 木 属 ( 崔 金 钟 等 , 2019) 。

Bolboschoenus 在化石中翻译为块茎藨草属(崔金

钟等, 2019), 而现生植物中翻译为三棱草属(多识

团队, 2016), Fothergilla 翻译为银刷树属(多识团

队, 2016), 而被古植物学家翻译为弗特吉属(崔金

钟等, 2019)。综上可发现, 造成这些名称上的差

异主要是化石植物中文名和现生植物中文普通名

翻译源头的差异。 

 

4. 6  海峡两岸的差异 

促进海峡两岸词汇的统一和完善, 是近些年

不少海峡两岸学术团体共同的目标和方向。生物

学名词、生态学名词、昆虫学会名词、教育学、

心理学、材料科学技术以及音乐都开展过相应的

学术名词研讨活动(相关报道见于全国科学技术

名词审定委员会网站 : http://www.cnctst.cn/hzjl/ 

hxla/)。由于台湾地区土地面积较小, 地质时代部

分也不全面, 所以台湾地区开展的古植物学研究

工作也较为稀少。台湾大学森林环境与资源系应

绍舜出版了《古植物学》两卷, 是目前中文世界

中最新的一本综合古植物学教材(应绍舜, 2008; 

2009)。该书包含了大量植物化石, 也拟定了大量

化石植物的中文名。从内容上看, 除部分植物化

石中文名与大陆地区术语体系相统一, 大多数存

在不少差异。台湾版本的化石植物中文名音译和

意译兼有, 以意译居多。表 2 附录部分化石植物

中文名翻译差异。 

 

4. 7  系统学名词 

分支系统学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化石与现代

植物的分类体系(Kenrick and Crane, 1997; 贾德

等, 2012)。不同于林奈屉盒式的分类系统, 分支

系统学强调单系对分类单元的约束, 所以有学者

提出独立于林奈系统之外的分支系统学命名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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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部分海峡两岸化石植物中文名差异 
Table 2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names of fossil plants in Taiwan Province and Chinese mainland’s version 

学名 《古植物学》(应绍舜, 2008) 大陆常见中文名翻译 

Hedeia 丛囊茎轴植物属 亨氏蕨 (孙克勤等, 2010) 

Horneophyton 块茎茎轴植物属 羊角蕨 (杨关秀等, 1994) 

Protopityales 原髓植物目 原始松状木目 (杨关秀等, 1994) 

Rhyniales 雷尼茎轴植物目 莱尼蕨目 (杨关秀等, 1994) 

Taeniocrada 丝带茎轴植物属 带蕨属 (孙克勤等, 2010) 

Zygopteridales 接合蕨植物目 对叶蕨目 (杨关秀等, 1994) 

Zosterophyllum 鳞祖木植物属 工蕨 (杨关秀等, 1994) 

 

(Queiroz and Gauthier, 1990)。虽然不少学者对这

一命名法则提出反对意见(高克勤、孙元林, 2002), 

但是部分系统学词汇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可。

这些系统学词汇不仅出现在最新的文献中, 甚至

被收录入教科书中。部分系统学词汇得益于古植

物学的研究, 甚至直接来源于古植物学的研究。

例如, 广义真蕨类 Monilophytes, 是现生蕨类植

物研究中广泛使用的词汇, 其概念来自古植物学

家基于泥盆纪植物茎轴解剖材料建立的单系类群

名称(薛进庄等, 2014)。Lignophytes 木质植物的提

出就有依据对前裸子植物的细致研究 (贾德等 , 

2012)。遗憾的是, 这些日益丰富的系统学名词鲜

有中文名翻译, 例如, Radiatopses, Polysporangiop-

hytes 等, 极大地限制了它们在中文世界中更好地

传播与使用等。  

5  讨论与建议 

科学是一个集体事业, 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统

一语言的交流。古植物学虽然是一个小学科, 从

业者内部使用化石植物的学名即可交流。然而 , 

教学生产和科普工作仍需要化石植物完整的中文

名体系。 

就当前而言, 化石植物分类学名称的中文名

拟订仍然缺少系统性, 鲜有相关的讨论和总结性

的工作。为了适应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是科技创

新的两翼的社会现实, 当前有必要对中国目前已

经发表的专著和论文中的化石植物中文名进行统

计和梳理 , 编辑出版统一的拉汉古植物学词典 , 

统一相关化石植物中文名, 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

化石植物中文名开展拟订工作 ; 同时还需要收

录、整理化石植物的一些系统分类词汇, 并利用

互联网大数据的优势, 建立免费的搜索词库, 方

便研究人员及公众进行查阅, 促进学术界更加有

效的沟通。当前, 正值《中国古植物志》紧锣密

鼓地编纂过程中, 化石植物的中文名是其中必不

可少的部分, 我们应该重视这部分的工作。在此, 

我们参考了现生植物中文普通名的讨论草案, 根

据化石植物中文名的拟订习惯, 提出一些建议和

思考, 以期抛砖引玉, 建立起完善的化石植物中

文名拟订方案，详细如下: 

(1) 化石植物分类学中文名应该保持统一性, 

也就是一个学名对应一个中文名。具有多个中文

名的同一化石植物物种需要厘定, 仅保留一种广

受认可的名称。避免使用已经存在或者曾经使用过

的中文名。 

(2) 尊重原作者拟订的中文名。对于中国学

者, 虽然当前不少古植物学的论文是以英文发表

的, 但是往往原作者会在相应的新闻报道、科普

文章或相关中文综述中拟订中文名, 我们应该尊

重原作者给予的中文名。 

(3) 与现生植物不同, 化石植物中文名音译

和意译方案均有。总体上, 意译方案更受中文世

界欢迎, 特别是“信、达、雅”的意译。尽量避

免易造成歧义的字词作为中文名。  

(4) 对于一些广泛使用的音译中文名, 应该

维持现状, 保证化石植物中文名的稳定性, 但是

对于一些冗长难记的音译中文名 , 应该尽早替

换。对于从未拟订中文名的物种, 更鼓励采用恰

当的意译名, 或根据形态特征拟定中文名。如果

一定要采用音译的方案, 对于冗长的人名或地名

的方案, 尽量使用缩写的版本, 例如 Leclerqia 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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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为莱氏蕨, 这样既有音译的韵味, 又避免字数

过于庞杂。 

(5) 属名应该控制在 2–4 字, 种名不宜超过 8

个字。 

(6) 应该避免采用生僻拗口汉字。 

(7) 尽早统一海峡两岸的化石植物中文名 , 

常见化石植物的中文名宜采用大陆地区广泛使用

的中文名, 而少见于国内的国外化石植物则宜比

较海峡两岸的命名方案, 从中择优选择对应的中

文名。 

6  结语与展望 

随着我国经济、科研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迅

猛发展, 我国人民物质生活极大地丰富后, 必然

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生活, 其中也包含

了对于科学知识的渴求。近年来各地新建了一大

批自然博物馆、地质博物馆等场所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普通大众, 对于科普教育起到重要作用。作

为化石植物的研究者, 我们有义务推动规范化石

植物中文名的工作, 进一步规范化石植物中文名

有助于科学知识的准确传播, 提高全民的科学文

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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